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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敏

志愿者的胸口永藏着你炽热的心跳

无论是雨天的一把伞

还是酷暑的一片阴凉

亦或寻常巷陌扶老携幼的脚步声

都能化繁为简，将寒雪逼退

以春风推开凌汛，以千山草色新

迎接春天的一米阳光

我喜爱课本里的你，手拿抹布

擦拭解放牌“战车”的身姿

胜过花岗岩以及青铜质地的荣耀

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永不生锈，锻成最坚硬的骨骼

铆在祖国需要的任何一个岗位

一棵青松，刚劲挺直

树冠巨大，苍翠

有谕人之美，恰似你从湖南简家塘

到抚顺纪念馆，22圈年轮

“只作平凡事”，却成为一座高峰

伫立于万仞青山之中

“历史色长新”，你的人生

是一篇日记——普通的日记

也是一部大书，字字似碑

每一次书写都会给人间

带来一片新绿。“出差一千里

好事一火车”，你用爱，用信念

用永无止息的燃烧，成为时代

加速前进的火车头，你用过的

茶缸、水壶、背包，不褪色

让读到的人止不住内心的轰鸣

一个温热的姓名，却让我们

有万钧之力，在灵魂深处掀起巨澜

又是 3月，我以五十岁的

白发再喊你一声——雷锋叔叔

用执着的嗓音，喊出绚丽的春天

喊出火焰般的信仰，喊出壮丽的山河

你背负的春天如此的柔软

似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的呢喃

那么多铿锵的步履紧跟着你，又从

积雪消融的春天出发了，你的青春

永远镌刻在打着补丁的旧军装里

成为铮铮黎明感动春天的那座丰碑

（作者单位：安徽合肥市公安局政治部）

感动春天的丰碑

■ 罗光成

喔—喔—喔，鸡叫头遍了。

鸡叫头遍了。梅兰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下晚，梅兰坐在屋檐下剥毛豆，村妇委

会 主 任 小 英 子 把 电 瓶 车 往 门 前 枣 树 下 一

戳：“阿婶，剥豆子呢。”梅兰还没及答话，小

英子已顺手挪过一截干树墩，坐在梅兰对

面，抓起豆角剥起来。

“英子你歇歇，我给你倒杯水喝。”边说

边摁住膝盖要起身。

“阿婶，不用，一会还要去刘爷家。”小

英子一把扯住梅兰的衣角。

梅兰重新坐下。小英子不是外人，梅

兰前年顺利脱贫，小英子是直接帮扶人。

那时梅兰与男人都病痛缠身，危房改造、光

伏发电、土地入股分红，哪一样都少不了小

英子的操持，不说三天两头，有时一天都要

跑前跑后登门几次。

“阿婶，现在还好吧？”

“英子哎，说实话吧，要说现在还不好，

真是要打嘴巴了。”梅兰把剥好的一把豆米

放进盘子，又抓起豆角，抬头望望屋檐，满

眼心满意足，“你看你们帮我做的这屋子，

里外亮堂，再不是从前漏风漏雨的危房，以

前睡在梦里心都不安，现在别说刮风下雨，

就是下刀下枪，也是一点不用担心。”

“你与阿叔身体都还好吧？”

“亏得贫困户慢性病和大病救助，把我

和你阿叔没钱治的病痛都治好了。我这筋

骨现在一点也不酸痛了，老哮喘两年没犯

了，你阿叔腰椎不好原来整天躺床上下不

了地，也大病救助治好了，现在镇上食品厂

上班，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块，中午厂里还管

饭呢。”

“阿婶，我还想问你件事儿。”小英子抬

起眼，笑盈盈地盯着梅兰。

梅兰停住手里的剥豆，看着小英子，等

着她问话。

可小英子却只是笑着看她，半天也不

说话。

就在梅兰被盯得心里实在有些抓不着

地时，小英子重又开口了，“阿婶，我就想问

你，你想不想上学？”

“上学？上学？”梅兰头脑里嗡的一下，

嘴里不自觉地嘟嗫，好像自己在问自己，

“你说什么，上学？上什么学？”

小英子不说话，笑盈盈地盯着不知所

措的梅兰。

“哎，小英子，你晓得阿婶是个睁眼瞎，

还尽拿阿婶开玩笑。”梅兰慢慢回过神，“上

学，哪个不想上学，不想念书。”提起这个话

头儿，她叹口气：“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姊妹

六七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机会给我念

书。七岁时，有天上午割猪草，路过学校，

听到里面唱歌一样的读书声，我忍不住趴

在窗外，跕起脚尖朝里望，望得忘记打猪

草 。 家 里 猪 饿 得 嗷 嗷叫，母亲一路寻来，

扯着我的耳朵，一路拖到猪圈前，狠狠地拧

紧我的耳朵说，要是把猪饿死了，我也别想

活了……”

梅兰摇摇头，像要把过去的这些事儿

一股脑甩掉。“现在想想，也不能怪母亲，一

大家子老老小小要吃饭，母亲又能有什么

法子呢！现在脱贫奔小康了，上学念书是

有条件了，可阿婶我人已老了，又能上什么

学呢。”梅兰撩起围兜，擦拭着两只眼角，有

些不好意思，“嘿嘿，你看这不争气的老眼

睛，有事没事动不动就淌眼水。”

“阿婶，我今天来，就是请你上学的。”

“嗯？”梅兰听得迷糊。

“阿婶吔，全国都脱贫了，都小康了，这

是第一步，现在老百姓吃穿住什么都不愁

了，国家又出台了好政策，要让老年人老有

所乐，享受终身学习服务了。”小英子把掉

在地上的一粒豆米捡起来，凑近嘴边吹一

吹，放进盆里，“现在这个叫‘老有所学’暖

民心行动，老有所学，就是让老年人走进学

校，老年人自己的大学，学文化、学知识、学

技艺、学快乐。”小英子眼里放着光，梅兰感

觉小英子眼里的光，照在自己的脸上，照在

自己的眼睛，又从眼睛照到了自己的心上。

“我也能上这个大学？”梅兰问。

“当然能！这是专门为阿婶你们老年

人开办的学校！”小英子说着，变戏法一样，

从身上摸出一个小本本，“阿婶，我已为你

报了名，这是学员证，我为你报的是插花艺

术，既能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快乐，学好后，

还能到村里马上就要组建的花艺合作社上

班，为打造我们的‘美自在’花艺小村作贡

献呢。”小英子边说边打开小本本：“你看，

学校名称，县老年大学戴家村教学点。你

这照片，是你脱贫那天填表时拍的，你看，

你那天笑得多我们山里的兰花啊！”小英子

哈哈笑着，打趣说。

“哈哈哈——”梅兰看着小英子，情不

自禁笑起来。

喔—喔—喔，鸡叫第二遍了。

月亮已落到后山，天花板在黑黢黢里

变得若有若无。梅兰知道，鸡很快就要叫

第三遍了，鸡叫三遍，跟着就是黎明，天也

就快亮了。梅兰看着自己的心思，在捉摸

不定似乎又清晰无比的天花板上漫溢，又

仿佛看到另一个自己，在那里仙女一样快

乐地飘飞。梅兰把手探进枕下，摸出学员

证，轻轻摩挲，忽然就想起了母亲，想起了

七岁的那天上午……泪水，忽然就从眼里

泉一样滚涌到脸上。

梅兰深吸了口气，把学员证捂在胸口，

盯着暗黢的天花板上母亲隐现的眼睛：“妈

妈，女儿明天也要上学了！女儿终于也可

以走进教室上学了！”

梅兰在心底一遍遍对母亲这样说着。

泪水悄悄滑向嘴角，用舌尖轻轻舔去，涩，

又说不出的甜！

喔—喔—喔，鸡叫第三遍了。梅兰把

头转向窗户，一轮朝阳，已在她心底提前升

起来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南陵县委宣传部）

梅兰要去上学了

■ 程广海

最初的信息是在开在院子里的迎春花，那鹅黄般的花蕾在寒

冬里绽放的时候，春天，已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苏醒了！

白马河两岸村庄的人们还在安静地度过这冬春交替的季节，没

有多少人注意或观察到河的变化。起初，河流的变化是悄无声息的；

后来，冰块耐不住春汛的诱惑，河水在暗流中涌动，水中的冰块轻轻

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向下游奔去。两岸的大片麦地，经过一冬

瑞雪的呵护，麦苗正舒展着筋骨，努力地向上伸展着一片翠绿。

这些细小的变化，包括田野中一块土的松动、一棵荠菜的发芽

顶尖开花、一条柳树枝在风中的晃动，村庄里的许多人并没有注意

到。还没有出正月呢，年还没有跑远呢！女人们在一起说东道西，

男人们聚在一起划拳喝酒，人们正满心思等着耍龙灯、跑旱船、唱

大戏呢。而这时的父亲，早已看见了春天那精灵般的身影！那个

在他心中盼望了一冬的春，沸腾着，荡漾着朝他扑面而来。这一

天，母亲在给儿孙们忙着吃喝拾掇家务时，父亲从西屋把闲置了一

冬的锄头、铁锨、小铁铲、镂耙拿下来，坐在院墙的一角，不紧不慢

地在磨石上磨着。太阳懒懒地升起，阳光里有了些暖意，父亲在暖

暖的阳光里，不紧不慢地磨着这些好久不用的农具。很快，那些农

具上的锈没了，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闪亮的刀刃上来回划着，试

试那些好久没用的农具是否还锋利依旧。看着在阳光下闪着光亮

的农具，他高兴地把烟蒂一甩：“还是好家什！”

父亲的心永远属于那块与他朝夕相处的土地，那是他最亲

近、最挂念的。村里大多的人们还沉浸在过年喜庆气氛的时候，

父亲已成为村里过年后第一个下地的人。父亲下地从不空手，手

里总要那个干活的家什，那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今天，他肩上

扛着一把铁锨，尽管他知道现在的季节可能还没有铁锨的用场，

但这样扛着铁锨的姿势和习惯，看上去，那才是一个真正下地干

活的庄稼人。

走出村庄，一眼就看见白马河那长长的河堤，河堤下，是一块

宽阔的麦地，这块麦地沿着河堤一直延伸到白马河的下游。无论

春夏秋冬，父亲喜欢看这片地，有时高兴的时候，就爬到白马河河

堤上，掐着腰，欣赏他手里的十几亩土地。

父亲似乎不急于看自家的麦地，走进第一块麦地地头时，他

蹲下来，抓起一把泥土闻了闻，然后捏了捏又把土撒开。扒开松

软的泥土，嫩白的麦根又粗又长，正努力地向下扎着根，父亲满意

地笑着：“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他开玩笑地对跟在屁股后的狗

说：“小黄，有兔子!”那狗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跑去。父亲和小黄

在麦地里疯跑着，引来远处公路上几个过路人好奇的目光。

其实，春的源头远不止这些。从立春开始，雨水、惊蛰、春分

乃至清明，这些季节的分水岭给我们呈现着多彩的变化图，让我

们吸吮着春的气息，寻找季节带给我们的惊喜。

清晨，一阵轻柔的春风，裹着袅袅炊烟，带着村庄特有的味道

和气息，最先从村庄里刮起。它漫过村前的水塘，沿着白马河河

堤和水渠的沟沿，掠过成排的树木，直奔麦地而去。几天时间，整

块土地几乎是瞬间就变绿了，田野里渐渐丰满起来，先是一棵棵，

后来是一簇簇、一片片的荠菜、婆婆丁、二月兰、马兰头、蒲公英、

茼蒿等布满了小麦沟垄、河边和整个麦田。

似乎是不期而至，几只柳串儿在麦地里打着旋儿，贴着麦苗

飞一阵子，落在远处的杨树梢上。紧跟着柳串儿的是布谷，它们

三五一群，或高或低地飞翔着，不时从麦地里传来阵阵“咕咕——

咕、咕咕——咕”的鸣叫。不知是谁家挖野菜的媳妇惊喜地喊道：

“是布谷催春呢！”

对，是布谷鸟衔来一缕春风，翠绿了干枯一季的花草树木；是

布谷鸟嘹亮婉转的鸣唱，点燃了这春的万紫千红！

（作者单位：山东省邹城市兖矿一中）

布谷布谷

牌坊群下春色浓牌坊群下春色浓 吴建平吴建平 摄摄

■ 孙邦明

村前三条路，记录着一个乡村的前世

今生。

儿时，前畈后山的乡村贫穷，路也十分

苦难。瘦瘦的、粗糙的，单薄得不堪重负。

沿着地势，锄铲修理，撒上山坳里冲刷得光

溜溜的鹅卵石，一条石子路便横亘在古老

的村庄与广袤的田野中间，像大自然的一

道分水岭，东头通往遥远的小县城，西面是

不远的小镇青石老街。一条原生态的路，

担起了村庄的农耕与烟火。

村庄的人情世故，婚丧嫁娶，皆被石子

路记忆得清清楚楚。一天一趟的班车，像

爬虫，轰隆隆地卷过一地尘土在路边人和

村前飞扬。上个县城是遥远的远方，当然

也是村人的荣光。常光顾的是那两个臂膀

长长的黑黢黢的手扶拖拉机了，驮着高高

的庄稼、砖木料和柴草，喷着黑烟，慢腾腾

地轰鸣着，像一位老人在蹒跚，刺耳又可

爱；厌恶它喷出的黑烟，还有尘土，噪音扰

民；可爱的是它能拉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省

了脚力体力。当然，牛车、驴车也不少，吱

呀吱呀地跑来跑去。放学调皮的孩子，趁

赶车的不注意，顺势跃上车后的稻草垛，抓

住捆草绳占个便宜，捎上一截半截的路程，

或仅仅是在伙伴门前显摆一下，也是有趣

的童年往事。

喜欢站在马路边，与小伙伴们数看着、

讨论着刚流行的自行车，盯着车标，是永久

的、凤凰的，还是不知名的杂牌的，喋喋议

论不休。我那时偏爱永久和凤凰，心里痒

痒的，发誓长大有钱了，一定要攒钱买一辆

在大伙儿面前拽拽。后来转念一想，如能

有一辆杂牌的，甚至老旧的，便已是极好的

事了。可惜那时的匮乏年代，吃饭是头等

大事，许多年后这样的梦想才得以实现，虽

然骑在石子路上颠簸得腰酸腿痛，车子也

似乎要散架，但那依然是记忆里特别快乐

的慢时光。

石子路一天天老去，我们一天天在乡

村岁月里长大。

架不住晴天、雨天轮子的碾压，它已开

始坑坑洼洼，一点一片地蔓延，骨骼裸露，

沧桑衰败。我八岁那年，公社大兴水利，红

旗招展，几万人的队伍昼夜奋战，抬扛挑

背，一条宽阔的圩埂路并行在石子路的前

方，结实、高大而威猛，能挡洪水又兼作马

路，一举多得。两边栽上梧桐树，通畅开阔

绿色。没过几年，它又披上了一层厚厚的

水 泥 浆 ，摇 身 一 变 成 了 干 净 亮 堂 的 水 泥

路。路通畅了，乡村的日子好起来，格外有

精气神。

路好了，天地打开，村民思路打开，而

我，也走出了村庄去外地读书。再回来时，

老父亲把分到手的马路边的七分水稻田，

变成了经济作物甘蔗地，长势茂盛，丰收在

即。父亲吃睡在地里。听他说，种甘蔗比

传统种水稻收入高；大姐夫在门前开起了

手工小作坊，铸造铁犁、铁锹和小农器具，

收入可观；大哥买了辆四轮拖拉机，乡村间

运输货物，奔驰在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上；村

里有人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我曾期待

的自行车，多彩地穿梭在马路上，像流动起

伏的五线谱，演奏着梦想纷纷变成眼前的

畅想曲。

远离家乡已多年，不知何时村子南面

又新建了一条宽广的柏油马路，乡村道路

也已更新升级。沥青的路面，更干净爽朗，

视野更开阔，大货车书写着货物的流畅曲；

私家车书写着舒心的变奏曲，城乡公交书

写着便捷的幸福曲。春天，格桑花路边摇

曳，美丽动人；夏日，樟树茂盛，香气袅袅；

秋季，黄澄澄的稻子铺陈在田野，沉淀出丰

获的喜悦；冬天，万物肃穆，空旷辽远。一

年四季，路在脚下，人车奔放，景色各异。

要想富，先修路。路是村庄富美的有

力臂膀，富美是乡村之路的天然境界。一

个村庄，三条道路，越修越宽、越修越美，四

通八达，网成脉络，记录着时代发展中愈加

富美的山水田园。

（作者单位：安徽省含山县林头中学）

三条路的乡村记忆

■ 凌泽泉

春，应该是先和植物们搭上了含情的

眉眼，在《诗经》之前，在《楚辞》之后，都有

彼此间的眼波流转。

东风吹来，地气涌动，草木们皆为之怦

然心动。从《诗经》里走来的蒹葭，眼睫毛

眨动了几下，整个身体便醒在风中。白茅

的根部被泥土挠了一下，痒酥酥的，要向

四 下 里 踢 腾 ；薇 草 活 泛 着 鲜 嫩 的脸颊，满

眼都是欢喜；木槿娇俏着身姿，眼里尽是明

媚……醒过来的还有泥土，还有从《楚辞》

里绵延至今的兰芷，瘦削的肩头顶着鹅黄

的嫩脸；菌桂则躲在瓦砾的后面，悄悄探出

小巧的脑袋；留夷的叶尖上挑着几缕清透

的水汽；杜若的脖颈单薄地裸露着，渴望风

的素手轻柔掠过……这些从远古走来的草

木，明明灭灭了不知多少载，却依然对春天

抱有初恋般的情怀。

细雨轻飘，所有的柳枝都迫不及待地鼓起

一粒粒结实而又饱满的音符，尔后悄悄吐露出

蓄了一冬的情歌，偎在碧水之湄，细密地扬起

一面面小小的绿旗。瞧那荷塘，满池折断的枯

梗抵死守住脚下的根茎，就在精疲力竭快要倒

下的刹那，一茎茎新绿从中跃身而出，誓要在

水面重新布阵，再现夏日的众荷喧哗。

家家户户的房梁上，有泥巴筑就的小

小燕窝。在听到打屋脊掠过的春风后，在

目睹了窗外透过来的景明亮色之后，在乡

人叨念农事之际，已然感受到泥巴里的暖

意，也似乎看到了身黑颈白的燕子，一路呢

喃正从南方日夜赶回。

是谁悄悄把春的消息发给了桃林，又

是谁在桃林里设下如此盛大的庆典，仿佛

一夜之间，每一根桃枝都纷披出一条长长

的霞帔，每一株桃树都浓妆艳抹，每一片桃

林都汪洋着喜庆、氤氲着芳菲。无论是房

前屋后，还是沟坎坝埂，被灼灼的桃花悉数

攻陷，被粉红的桃色一一俘虏。桃花，当之

无愧地成为迎春的主角。

春宠草木，也宠鸟鸣。鸟儿叽叽喳喳

的叫声中，大地褪去枯黄，葳蕤出满山满野

的翠色；草木翻出翠翠绿绿的枝叶，江河湖

泊也腾起一朵朵绚丽的浪花。草长莺飞、

花红柳绿、蜂飞蝶舞……这，才是大自然的

原色，这才是人世间的本色。

生活在软红十丈中的芸芸众生，也正

被温情的春天深情地宠着。

脆响的一声春雷，是欢快的礼炮，是迎

春的欢笑，是兴奋的呐喊。这大好的时光

是岁月的又一次起跑，既己踏上征途，那就

如枝头的绿芽般昼夜发力吧，因为春光正

明媚，岁月正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省肥西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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